
鍾馗是華人世界家喻戶曉的斬妖除魔大師。由於人們深信祂能驅凶避邪、鎮宅保安，因此

在中國的文學、戲曲、繪畫、宗教等領域中，處處都有祂的身影。本文將透過歷代圖文資

料，帶領大家認識這個深受喜愛的鮮活角色，了解祂如何從驅鬼用的法器，逐漸神格化、

人格化、文人化、終至丑角化的角色發展過程，並說明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

所藏鍾馗圖像如何體現鍾馗從「打鬼悍將」到「柔情鐵漢」的轉型過程，讓觀眾更了解院

藏鍾馗圖像在藝術、文化史中的脈絡。

▌蔡君彝

從打鬼悍將到柔情鐵漢─
談歷代圖文資料中鍾馗形象的建構與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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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裡的鍾馗
  一想到鍾馗，人們腦中常浮現一個身形魁

梧、翹鬍瞪眼、小鬼簇擁、蝙蝠飛繞的紅袍武

夫。（圖 1）但這位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其實

並不總是以這個形象出現的。在中國歷代圖文

資料中，鍾馗不僅形象豐富多變，原本甚至還

不是一個「人」呢！

  據考，鍾馗的起源可能與古籍所載、與之

讀音相同的「終葵」相關。周朝關於手工業技

術的國家規範《周禮・冬官・考工記》中，便

有「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的記載（圖 2）；明代楊慎（1488-1559）也在《丹

鉛總錄》中，對上文進行「終葵，椎也。」的

說明。此處「終葵」到底指的是什麼，歷代學

者眾說紛紜，有人說它是上古時期逐鬼用的法

器，也有人認為它是上古時期由天子配用的玉

製禮器「大圭」末端上有著大眼、獠牙、可能

有避邪作用的紋飾。1（圖 3）無論如何，鍾馗

從最早開始，就被認為與逐鬼、避邪的概念相

關；而這兩項概念，也超越時空、一直與鍾馗

如影隨形。

  到了六朝，鍾馗一舉從法器的諧音變成時

人流行的名字了。翻開唐代李延壽（活動於七

世紀）的《二十四史・北史》，可以發現當時

中國北方有眾多以「鍾馗」、「鍾葵」為名者，

男女皆有、位階不拘；北魏甚至有位堯氏，不

僅以「鍾葵」為名、甚至以「辟邪」為字，直

接把鍾馗跟避邪的概念串聯在一起，而這或許

也正是眾人以「鍾馗」為名的原因。另外有趣

的一點是，當時史籍中名為鍾馗者，通常不是

具有武將身分、就是出身於武將之家。2後世武

夫形象的鍾馗，或許可溯源於此。

  約略同時，鍾馗開始具象化成為一個打鬼、

殺鬼的狠角色了。東晉敦煌寫本標號爲伯 2444

的道教典籍《太上洞淵神咒經・斬鬼第七》中，

便有這麼一段記載：「今何鬼來病主人，主人

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殺鬼之眾萬億，

孔子執刀，武王縛之，鍾馗打殺得，便付之辟

邪。」此處，鍾馗是一名與古聖先賢一同驅除

病鬼的人物，其武勇形象逐漸成形，但此時尚

無對其形貌的具體描寫。3

  但在唐代以前，鍾馗的角色，不必然需由

圖 1　清人　朱筆鍾馗　成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扇 000413

圖 2　 宋　林希逸　《周禮・考工記解・卷下》 
局部　收入《乾隆御覽四庫全書薈
要・經部》，頁 14a。　浙江大學圖
書館藏　取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
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 
gb&file=9252&page=29，檢索日期：
2023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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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國家大事積勞成疾，因此宮人便招引鍾馗

為其跳了一段儺舞，5玄宗一覺睡醒，竟不藥而

癒。在睡夢中，玄宗看到的鍾馗，以一形象怪

異、舞姿強勁的巫者形象出現：

   聖魂惝怳以方寐，怪狀朦朧而遽至。

硉矹標眾，䫜顤特異。奮長髯於闊臆，

斜領全開。搔短髮於圓顱，危冠欲墜。

顧視才定，趨蹌忽前。不待乎調鳳管，

揆鸞弦，曳藍衫而颯纚，揮竹簡以蹁

躚。頓趾而虎跳幽穀，昂頭而龍躍深

淵。或呀口而揚音，或蹲身而節拍。

震雕栱以將落，躍瑤階而欲折。萬靈

沮氣以慞惶，一鬼傍隨而奮躑。煙雲

忽起，難留舞罷之姿。雨雹交馳，旋

失去來之跡。6

此處，鍾馗身材魁巍、長髯闊臆、衣冠不整、

身穿唐代低層小官或文士穿的藍衫，揮舞著竹

簡，翩然起舞。祂的舞蹈如虎跳龍躍，強勁到

圖 3-1　 山東龍山文化　玉圭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100

某一特定人物扮演，它甚至可以是一群捉鬼武

士的代稱。唐代敦煌寫本標號爲斯 2055的〈除

夕鍾馗驅儺文〉中就說：「正月楊（陽）春

擔（佳）節，萬物咸宜。⋯⋯今夜新受節義

（儀），九天龍奉（鳳）俱飛。五道將軍親至，

虎（步）領十萬熊羆。衣（又）領銅頭鐵額，

魂（渾）身總著豹皮。教使朱砂染赤，咸稱我

是鍾馗。捉取浮游浪鬼，積郡掃出三峗。」4 

這段文字，記載了在除夕夜晚，許多自稱鍾馗

的驅鬼者，身穿豹皮、塗抹紅色顏料，跟隨主

掌生死的五道將軍，群起掃蕩浮游浪鬼的情況。

傳世鍾馗畫中，如此處所述披掛獸皮的鍾馗相

當罕見，但身著紅袍、甚至全以朱筆描繪的鍾

馗所在多有，或許和硃砂避邪的功能相關。

  除了武夫形象，鍾馗也曾以擁有治病神通

的巫者角色出現。唐代周繇（活動於西元八至

九世紀）的〈夢舞鍾馗賦〉中，就有這麼一段

描寫。話說唐玄宗（712-756在位）當政時，因

圖 3-2　 玉圭人面紋線繪圖　取自鄧淑蘋，〈故宮八件舊藏玉圭的再思〉，
《故宮學術季刊》，19卷 2期，2001冬，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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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點要把宮殿的樑柱與臺階震壞。但更令人驚

異的是，鍾馗跳完舞，竟然煙雲忽起、雨雹交

馳，倏忽不見蹤影。這段文字，把鍾馗的形貌

刻畫得鮮明而入微，為後世的鍾馗畫像提供了

雛型，也為鍾馗增添了一股神異的色彩。

  到了宋代，鍾馗的角色設定與傳說故事基

本上就定型了。北宋沈括（1031-1095）的《夢

溪筆談・補筆談・卷三》中，便有如下記載：

   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

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歲翠

華還宮，上不怪，因痁作，將逾月。

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

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

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搢一大筠紙扇，

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

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

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

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

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

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痁若頓瘳，

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

夢，曰：「試為朕如夢圖之。」7

這個故事與前述〈夢舞鍾馗賦〉一樣，都強調了

鍾馗幫唐玄宗治好宿疾的神蹟，但對於鍾馗落榜

武生的身世、保皇忠臣的形象、以及致病小鬼的

相貌與行徑有了更多的描繪，遂成為後世鍾馗故

事與圖像的藍本，甚至影響了日本的相關創作。

日本的浮世繪畫家月岡芳年（1839-1892）便曾

於〈新形三十六怪撰鍾馗夢中捉鬼之圖〉中，描

繪鍾馗持劍擒拿偷笛小鬼的情節。

  明代陳耀文（約 1524∼約 1605）在《天中

記》裡所摘述的鍾馗故事，架構與角色設定與

前引《夢溪筆談》的故事略同，但細節更豐富，

文中對鍾馗的故里（「終南山」）、活動的年

代（「唐武德年間（618-626）」）、小鬼的名

號（「虛耗」），以及鍾馗如何因落榜羞憤撞死、

後經皇上安葬等都有增補。8這些情節，都將再

三地出現在後世鍾馗畫題記畫跋中。同時，有

趣的是，在這個故事裡，鍾馗已經從落榜武生，

悄悄轉化成落第書生，為明代圖文資料中鍾馗

的文人化、文官化揭開序幕。

  後來，明代的宮廷教坊劇〈福祿壽仙官慶

會〉，把鍾馗跟福、祿、壽三位仙官並列於劇

本中，為鍾馗形塑了富貴喜氣的文官樣貌；9另

一齣同樣流傳於明代的〈慶豐年五鬼鬧鍾馗〉

宮廷教坊劇，則是在宋代鍾馗傳說的基礎上，

加入了鍾馗在睡夢中被五鬼偷去衣巾、弄得衣

衫不整的情節，把鍾馗從鎮鬼者轉化為被鬼欺

壓的對象。10這些鍾馗的新形象，後來都出現在

繪畫作品中。

圖像裡的鍾馗
  從歷代與鍾馗相關的文獻，可看到鍾馗從

驅鬼的法器、避邪的紋飾，先演變成狂暴神異的

武士與巫者，再轉化成落榜的科舉考生，最後淪

落成被鬼戲弄的判官的角色發展過程。這個由

「物」而「人」、從「武士」到「書生」、由令

鬼聞風喪膽的「捉拿者」變成被戲弄的「受害者」

之演進過程，在圖像資料中，亦有相似的狀況，

也可見於本次展出的幾幅鍾馗畫中。

  雖然關於鍾馗的文獻記載可上溯至六朝，

但關於祂的圖像紀錄則要到中唐才出現。唐代

官員張說（667-730）曾寫過一封〈謝賜鍾馗及

曆日表〉，感謝唐玄宗在農曆新年時，賜予群

臣日曆與鍾馗畫：

   臣某言中使至，奉宣聖旨，賜臣畫鍾

馗一及新曆日一軸者⋯⋯爰及下臣，

亦承殊賜：屏袪群厲，繢神像以無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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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傳五代南唐　顧閎中　鍾馗出獵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387

允授人時，頒曆書而敬授。11

由這段紀錄可知，最遲在唐玄宗朝，鍾馗的畫

像就已經在朝廷官員之間流傳了。

　　在唐代，鍾馗是以「打鬼悍將」的形象出

現於畫作中的。唐代的道釋人物畫家吳道子（約

685-758）可視為廣為流傳的「擊鬼式」鍾馗畫

的鼻祖。根據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

吳氏曾作〈十指鍾馗〉圖。12從北宋郭若虛（活

動於十一世紀）《圖畫見聞誌》中關於「鍾馗樣」

條目的紀錄，可知這個圖樣在五代時還在蜀地

流傳，描繪了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

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

鬼目」的畫面，13和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中

所提，吳氏依玄宗夢中所見，奉旨畫出鍾馗「捉

鬼刳目」的記載相互呼應。由於吳氏的原作已

不存，這個殘暴的畫面，目前僅能透過藏於日

本奈良國立博物館、作於十二世紀日本平安時

代的國寶〈辟邪繪・鍾馗〉來想像了。

　　但自五代起，鍾馗圖像開始發生變化，祂

出現的場合與從事的活動從宗教性轉趨世俗

化。鍾馗除了獵鬼外，開始下棋，北宋《圖畫

見聞誌》中就有後梁畫家趙巖（約活動於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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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繪製〈鍾馗彈碁圖〉的紀錄；而鍾馗的身

邊除了小鬼，也多了女伴或其他家眷，《宣和

畫譜》就有南唐周文矩（約 907-975）畫〈鍾馗

氏小妹圖〉的記載。14此時的鍾馗，已從早期傳

說中兇殘的「打鬼悍將」，逐漸轉型成平易近

人的「柔情鐵漢」了。

  到了宋代，圖像中的鍾馗已開始失去神聖

性、變得丑角化了。宋末元初文人龔開（1222-

1307）曾畫過一張描繪鍾馗攜家帶眷出行的 

〈中山出遊圖〉（Zhongshan Going on Excursion）

卷。該卷現藏於美國華府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卷末由畫家自題

的畫跋中，便提到北宋畫家姒頤真（生卒年不詳）

曾把鍾馗畫得狼狽不堪一事，節錄跋文如下：

   在昔善畫墨鬼，有姒頤真、趙千里。

千里〈丁香鬼〉誠為奇特，所惜去人

物科太遠，故人得以戲筆目之。頤真

鬼雖甚工，然其用意猥近，甚者作髯

君野溷，一豪豬即之，妹子持杖披襟

趕逐，此何為者耶？僕今作〈中山出

遊圖〉，蓋欲一洒頤真之陋，庶不廢

翰墨清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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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傳五代南唐 顧閎中 鍾馗出獵圖 卷 局部 卷首操持兵械之鬼卒

此處，龔開旨在說明自己所畫的鍾馗圖，與前

人所作格調大不相同。他舉了姒氏充滿惡趣味

的鍾馗圖作為反例，提到姒氏曾將鍾馗畫成一

名在野地如廁時、被野獸驚擾的男子，衣不蔽

體、措手不及不說，還得仰賴其衣衫不整的女

伴出面趕逐。昔日令鬼怪聞之色變的驅鬼名將，

至此威嚴掃地！這種諧謔逗趣的鍾馗畫，在明、

清以降的傳世作品中所在多有。

圖 4-3　傳五代南唐 顧閎中 鍾馗出獵圖 卷 局部 卷中牽繫鷹犬猛虎之鬼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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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傳五代南唐 顧閎中 鍾馗出獵圖 卷 局部 卷末按劍騎驢的鍾馗

院藏鍾馗圖像
　　本院藏有鍾馗相關文物約四十七件，數量

頗為可觀；除零星之成扇（見圖 1）、鼻煙壺等

小型隨身器物外，絕大多數為繪畫作品。15在年

代方面，院藏鍾馗畫以作於明、清二代及民國

者為大宗，雖有多本傳稱為五代或宋、元人所

作之作品，但如以風格與主題判斷，應正名為

明、清以降之作品。16由於每年的除夕與端午

節，是傳統上於門壁或大堂展掛鍾馗圖像的時

候，因此過往本院常配合以上節令展出院藏鍾

馗系列圖像。17

　　本次「筆歌墨舞」展覽檔期，適逢眾鬼出

沒的中元節，特此精選六件院藏鍾馗圖展出，

包含（傳）五代南唐顧閎中（約活動於西元十

世紀）〈鍾馗出獵圖〉卷、（傳）元王振鵬（約

活動於 1280-1329）〈鍾馗送嫁〉卷、（傳）元

龔開〈鍾進士移居圖〉卷三張本幅長達三、四

公尺的手卷，以及明文徵明（1470-1559）〈寒

林鍾馗〉軸、無款〈豐綏先兆圖〉軸、以及清

華喦（1682-1756）〈午日鍾馗〉軸三張立軸。

這些畫作，呼應著歷代圖文資料中鍾馗形象漸

次神格化、人格化、文官化、丑角化的建構與

衍變過程。

　　〈鍾馗出獵圖〉卷（圖 4-1）呈現鍾馗在十

數名鬼卒陪同下出巡獵鬼的場面，從人物風格

判斷應為明人所作。雖然畫面內容與宋代筆記

資料中所敘述的歲末儺戲遊行表演高度重疊，

帶有強烈的表演性及娛樂性，但卷首鬼卒所操

持之兵械（圖 4-2）、卷中鬼類牽繫之鷹犬猛虎

（圖 4-3）、與卷末按劍騎驢的鍾馗（圖 4-4）仍

保留了原始鍾馗驅儺的肅殺性，可視為神格化

的「打鬼悍將」類的鍾馗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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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傳元　王振鵬　鍾馗送嫁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514

圖 6-1 傳元　龔開　鍾進士移居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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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傳元 王振鵬 鍾馗送嫁 卷 局部 卷首燃放爆竹、捧持禾穗的小鬼。

圖 5-3　傳元 王振鵬 鍾馗送嫁 卷 局部 卷中騎牛尾隨的小妹

　　〈鍾馗送嫁〉卷（圖 5-1）及〈鍾進士移居

圖〉卷（圖 6-1）均畫出鍾馗陪同女眷出行的場

景，可視為人格化、世俗化的 「柔情鐵漢」類

鍾馗畫。前者為後人託名所作，卷首眾鬼齊出前

導（圖 5-2）、卷中小妹騎牛尾隨（圖 5-3）、卷

末鍾馗騎驢護駕。（圖 5-4）雖名為「送嫁」，

但畫面中不見嫁娶應有的家具、箱匣、首飾等嫁

粧，反而畫出爆竹、禾穗、風燈、瓶戟、歲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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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傳元 王振鵬 鍾馗送嫁 卷 局部 卷末騎驢護駕的鍾馗

友等具有年節祥瑞意象的物品，其賀歲意味似乎

更甚於嫁娶氛圍。後者卷首則畫出鍾馗攜家帶

眷、遣群鬼助其搬遷的情景。（圖 6-2）畫中同

樣充斥蝙蝠、鹿、貓、蜘蛛等帶有福、祿、壽、

圖 6-2　傳元 龔開 鍾進士移居圖 卷 局部 卷首鍾馗與女眷搬遷的場景，圖中物品多有吉祥意味。

喜吉祥寓意的元素，鍾馗手中的寶劍也換成了笏

板（圖 6-3），為一「富貴文官」類的鍾馗畫。

這種對鍾馗的刻畫，與文徵明〈寒林鍾馗〉軸中

（圖 7），兀自佇立於荒林野地中的「清癯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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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傳元 龔開 鍾進士移居圖 卷 局部 卷中持笏騎鹿、以富貴文官形象出現的鍾馗。

圖 6-4　傳元 龔開 鍾進士移居圖 卷 局部 卷末鬼僕灑落荷物、群鬼連忙撿拾的逗趣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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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明　文徵明　寒林鍾馗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522

圖 8　 無款　豐綏先兆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2948

及〈午日鍾馗〉軸，細節也相當逗趣：前者畫

出鍾馗攬鏡自照時被自己醜怪的面容嚇到的情

景（圖 8），後者畫出小鬼趁鍾馗賞花之際，背

著祂偷取盤中鮮果，卻被另一小鬼逮個正著的

滑稽場面（圖 9），令人捧腹。這些畫作諧謔逗

趣的氛圍，可放在丑角化的鍾馗圖像中理解。

類的鍾馗，形成鮮明對比。

　　前段〈鍾進士移居圖〉卷不僅喜氣洋洋，

也趣味橫生。仔細觀察畫卷，可看到前段有鬼

役拉車用力過度、摔得四腳朝天的場景，後

段則有鬼僕不慎灑落荷物、群鬼連忙撿拾的場

面。（圖 6-4）同場展出的〈豐綏先兆圖〉軸以

圖 9　清　華嵒　午日鍾馗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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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清院本　清明上河圖　卷　局部　書畫攤最右邊掛的就是一張朱筆鍾馗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10

的脈絡發展，琳瑯滿目的畫題也不出以上範疇，

畫作的功能與旨意則緊扣鍾馗「驅邪納福」的

儺神本質。由於鍾馗的圖文資料脈絡駁雜、古

今論述也相當豐富，加之這個深厚的圖文傳統

至今仍不斷推陳出新，甚至遠傳至日本和南洋

落地生根、與當地的信仰文化產生碰撞，這篇

短文僅觸及此一龐大系統的冰山一角，缺漏在

所難免。期待本文能收拋磚引玉之效，吸引更

多雅士學友一同挖掘探究鍾馗圖像傳統的豐厚。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結語
　　鍾馗是為華人世界最為人熟知的傳說人物

之一。祂的圖像多元紛呈、寓意吉祥，深受歷

代帝王、庶民、文人、商賈喜愛，18是除夕與端

午節時購藏、饋贈、觀覽、繪製的熱門文物，19 

無論在皇帝的臥房、民宅的門壁、文士的書齋或

都城的街市中（圖 10），都可見到祂的蹤跡。20 

本文利用歷代文獻與圖像，試圖梳理鍾馗形象

與角色的建構與衍變過程，發現祂百變的形象

大致依循著神格化、人格化、文人化、丑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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